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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类型小说的穿越小说，在情节构筑上沿着对穿越者前后两个世界身份存在的单方否定、双重肯定和双

重否定而展开，它为穿越者建构了一个可以比照的双重身份和人生世界，因此在回答“我是谁”与“我会是谁”

这类人生之根本问题上具有独特价值。穿越能够改变穿越者自我身份中原先那些无法改变之处，为自我价值的实

现提供较大可能，因此可视为反抗平庸的一种方式。但穿越者不属于穿越世界，缺乏归属感，且又受到整个穿越

世界关系网络的制约，其自我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不自由的。《梦回大清》通过女主穿越，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满

足自我欲望的方式，但其以“梦”的方式来诠释这一较具逻辑性的穿越历程，实际上是对现代世界生活和身份在

否定之否定后的重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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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某些角色(大部分是主角)因为某种原

因而穿越到一个第二时空中的故事并不少见。从时间

上看有向后(如《步步惊心》)、向前(如《九五至尊》)

和平行时空穿越(如《重生欧洲一小国》)的；从空间

上来看有同地、异地和架空的；从主角性别和数量上

来看有女穿(如《梦回大清》)、男穿(如《新宋》)、单

个穿(大部分穿越小说)和多个穿(如《史上第一混乱》)

的；从穿越的身体状况来看，有纯灵魂穿越(肉体摒弃、

或被他人控制、或对调、或成为植物人)，灵魂和肉体

齐穿(肉体或损伤或变化)的。穿越模式并非在网络文

学中首次出现，可以说《红楼梦》中的石兄便是较早

穿越的角色，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

也是一个典型。但如此多的穿越种类，如此多样的穿

越小说是在中国网络文学兴盛中出现的。关于穿越小

说，很多研究者注意到其建构自我(如马季的《穿越文

学热潮背后的思考》)，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补偿或治

疗功能(如陶春军的《“穿越小说”梦回大清的历史想

象与心理补偿》，杨林香的《青年青睐网络“穿越”小

说的深层原因分析》)，也有人从文学性的角度指出目

前穿越小说的同质化、粗糙化现象和未来可能拓展的

方向(如程振红《“梦回大清”之后：网络穿越小说向

何处去》)。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关

于穿越小说的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应于整个的

网络小说，网络小说中普遍积聚着愿望−情感共同体，

穿越和非穿越类的区别何在？假如都是提供一种心理

补偿，穿越和非穿越所能提供的又有何不同？ 

应该说，小说中能不能穿越已经不再是个问题，

通过什么方式穿越，穿越到什么时空也不是一个问题。

穿越小说的根本在于建构了一个可以比照的双重身份

和人生世界，穿越角色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与众不同，

却又摆脱不了这个世界的桎梏，是庞大的社会群体中

的一员，这是自我生存处境的一种放大化展现。这种

自我和主体性的悖谬产生于日常生活，但在穿越小说

中能以一种更直观形象的姿态来集中展现。从形而下

的层面讲，穿越小说的确是获得快感、满足自我的一

种幻想手段，但从形而上的层面讲，穿越小说未尝不

是对自我主体性可能的一种探讨，关于自由的可能限

度的一种尝试。因此就小说类型上而言，它比其他小

说在思考“我是谁？我会是谁？”这些人生之根本问

题上更为通彻，也带有较强的主体哲学意味。因此，

本文尝试通过对一部代表性的穿越小说的情节模式的

分析，来理解阐释通过穿越所提出的哲学命题，以便

抓住穿越小说之根本。之所以选取《梦回大清》作为

分析案例，最大原因在于其奠定了很多穿越小说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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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情节架构。 

 

一、穿越的情节构筑：自我的背景 
世界挪移 

 

从叙述方位上看，《梦回大清》主体部分采用的是

第一人称自我叙述，叙述者“我”(穿越前的蔷薇穿越

后的茗薇)讲“我”穿越之前后、重点是之后的故事，

叙述者和视角人物合一(大部分网络版也只有这部分

内容)。图书版的番外篇中也有以主角外的他人作为叙

述者，讲述大致相同的故事予以补充，主角外的叙述

者有五位，四男一女，四位男性叙述者中有三位是与

主角有情爱纠葛的王爷，一位是王爷的贴身仆人，女

性叙述者是王爷的福晋①。图书版的叙事安排在某种程

度上有点类似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但所达到的效

果全然不同。如果说《喧哗与骚动》通过不同的叙述

者和叙述视角讲述互相冲突的同一故事，制造出复调

效果的话，那么《梦回大清》则是通过不同的叙述者

来肯定加强同一故事的同一倾向，增加主角的人格魅

力。因此，类似的写作手法，《梦回大清》仍然属于独

白小说——我眼中的“我”与他人眼中的“我”是一

致的，无论是“自拍”还是“他拍”都是一个美好的

“我”。这在抚慰那些通过代入“我”获得满足的读者

身上具有较强的肯定意义，但从叙述美学的角度来看，

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小说中只有女主的单一主体

性，他人是一种辅助性的存在，缺乏独立的人格。这

也是大部分穿越小说的弱点，或者说其叙述方位上的

乏善可陈之处。 

但《梦回大清》在情节构筑上，有自己作为穿越

小说的程式特点。由于小说的单一主角设置，使所有

的情节都围绕着主角人物展开，遵循着线性结构，简

明易辨。小说的起点是穿越前现代世界的蔷薇，穿越

后清朝的茗薇是现代世界中蔷薇的对立面，也是对其

生存状态的否定，清朝的茗薇构成了穿越后故事发展

的逻辑身份起点。情节在这两个对立的基本项之间展

开，自我的建构也在其中书写。赵毅衡在分析王小波

的《黄金时代》时提出的龙树“四句破”图式(见图

1)[1]，十分适合理解这种情节构筑模式。 

 

 
图 1  龙树“四句破”图式 

 

《梦回大清》的整个小说发展都围绕着女主的生

存展开，因此，我们可以将现代世界里的女主存在状

态作为正项 A 来理解，之所以选取其作为正项而非负

项，主要因其是小说情节展开的逻辑起点。穿越后的

茗薇，就成为正项的负项 B，身为清朝贵族小姐的茗

薇的存在状态否定了蔷薇的现代世界身份。但之后茗

薇在古代世界中所有活动的身份依托，都已不再是以

前的茗薇，也非纯然的蔷薇，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属

于既正又反的复合肯定，她凭借这种既正又反的双重

身份和偶遇巧合，受诸位王爷的青睐，也成为姿色并

不出众却靠气质取胜的一枝独秀。不过身处古代社会

关系网络中，被羁绊牵制却不能游刃有余，这种因双

重身份带来的傲娇逐渐被挫伤。饮鸩自尽成为情节发

展中的关键节点，也成为穿越后第一次对穿越世界的

否定。自尽未死，隐居养病的茗薇，避世离俗，是自

我的一次重新定位和调整。自我的调整和离群索居，

一方面使得她不同于之前带有蔷薇色彩的茗薇，另一

方面她的独居方式，作为八爷唯一的爱人与其共处，

并掌管其内务，又使得她不同于现代世界中作为职业

女性的蔷薇及古代世界里作为丈夫众多女人之一的妻

子，即其处于非正非反的状态。 

 

 
图 2  《梦回大清》的情节图式 

 

非正非反的状态直至茗薇的死亡，蔷薇的苏醒成

为小说的终点。小说的上下两部，沿着这条线索，前

进又折回，情节进展逻辑与身份自我建构融为一体。

其中推进的动力因素在于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每一

种推进都是对之前的否定，方式即如图 2 所示。故此，

把握了这种情节演进方式也就把握了小说的主旨。小

说中间环节穿插的种种与诸王爷和女子的纠葛，其实

都是填充其中的、为配合实现女主价值而生发出来的

事件，它可以多到无限，也可以大幅减少。同理，关

于该类小说的任何情节介绍，都是人物列举式的，对

其中的脉络发展语焉不详的原因即在此。而在小说最

后，蔷薇在现代世界的重新苏醒，表面上看是回归，

其实是双重否定之后自我认识达到的新境界。小说的

自我书写严密地缝合在了这种情节逻辑之中。 

 

二、穿越前后的身份比照： 
重新谋划自我 

 

穿越小说中穿越的原因很多，或事故，或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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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意念幻想。但穿越者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身体可以

不穿越，灵魂必须穿越，否则就没有办法说穿越后的

“我”就是穿越前的“我”。这种以我的意识连续性来

确认自我一致性的方式，正是笛卡尔以来奠定的理性

主义传统。自我的同一性在于意识的连续性中，而不

是在身体的连续性中。因为意识的连续，所以“我”

尽管到了另一时空，仍旧是来自原来的那个“我”。这

也正说明，穿越小说表面上看来有胡说八道的嫌疑，

但其核心仍是理性的。 

只是穿越和不穿越有一个区别，穿越后因为新的

身份，有更大的自我重塑可能。因此，穿越后面临一

件重要事情——重新认识自我。“自我必须在与他人，

与社会的符号交流中确定自身，它是一个社会构成，

人际构成，在表意活动中确定自身。而确定自我的途

径，是通过身份。在具体表意中，自我只能以表意身

份或解释身份出现，因此，在符号活动中，身份暂时

替代了自我。”[2](340−341)穿越后的自我能够是什么样，

依赖于穿越后的新身份。因此，穿越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判断自己的新身份。认知的获得既需要通过自己

的观看，也需要通过他人的告知，它是一个基于自己

原有经验之下的符号学习阶段。于是，在很多小说中

就出现了照镜子(或是水中倒影)这一场景，《梦回大

清》如此叙述： 

心里纳闷万分的我决定先找到小秋再说，回身想

出门，眼光不经意一扫，我一愣。左手墙边放着的一

个铜镜里映出了一个身影，应该是我。走近前看看，

没错就是我，可是这长辫子是谁的呀？我一低头，抓

住辫子狠狠地扯了一下，妈呀好痛！眼泪顿时流了出

来，我和镜子里的人影大眼瞪小眼了半晌，没错，除

了这张脸没换，头发、衣服这都不是我的……我低头

看着衣服样式，是清朝的没错，好在没去别的时代。

相对而言，我对清朝的人物、历史还熟悉一些。可我

还是不明白，我这是整个人过来了，还是借尸还   

魂？[3](3−4) 

照镜子是个重要的隐喻，也是一个人确认自我的

重要阶段。“镜像，是一种释义者与发出者具有同一身

份的自指性元符号。简言之，镜像是‘符号自我’的

基本形式。”[4]“镜像”是确立自我和主体身份的一个

重要途径。镜像是确认“自我”的重要凭借，人通过

照镜子的行为，建立一个自我形象。但在拉康那里，

镜像阶段发生在婴儿期，“从表面上看，主体的建立依

赖于自我的异化；但事实上，自我的建构既离不开自

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他者，而这个‘他者’

就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是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

认同实现的”[5]。婴儿通过认知特殊的“镜像他者”

来确立自我，这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 

不过，不管在何种穿越小说中，穿越者都具有觉

醒的自我意识，他们已经不再处于不能识别“镜像他

者”的婴儿阶段。然而，他们仍然需要依靠镜像来辨

别穿越后的自我构成。这就是穿越者身上才可能出现

的人的“第二镜像”阶段。因为有了第一镜像阶段的

经验，处于第二镜像阶段的穿越者能够更加娴熟地内

化面前这个“镜像他者”：脸和以前的相同，头发、衣

服不同。穿越后的“我”面对镜中之“我”的衣服，

很快调整了自我认知——这是一个清朝的“我”。认知

自反是对自我以及相关社会文化资源进行内在审视定

位的问题。铜镜中的形象这一像似符号(icon)，为穿越

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身份认同起点。作为“他者”的镜

中人的服饰符号是清朝的，借由这个他者符号，主体

也将自己的新身份定位于清朝。清朝的历史知识恰是

主体已有的知识体系中较为熟悉的，意味着有较大的

人生便利。镜像属“自反性元符号”，具有元符号的评

价功能，并且也是个体自我定位于社会文化中的标记

方式之一。经由第二镜像阶段，“我”逐渐领悟了自己

新的身份处境。这既是经过自我内心对话获得的，也

是经由对过去和现在的审视做出的判断。其中，对自

己身体的观察和判断对自我认知起到了很大作用：“身

体被看成是一个符号象征系统、话语途径，作为一种

表意资源和言说方式，身体与语言构成同质的符号网

络，生产抽象的意义并赋予社会行为者特定的社会地  

位。”[6]虽然脸未变，但身体的其他符号，如头发和服

饰作为符号象征系统，却在帮助穿越者认知自己的身

份处境中迅速地发挥作用。 

《梦回大清》的主角茗薇具有两个世界的身份：

一个是现代社会中的普通白领女性蔷薇，从事会计职

业，工作繁忙，年龄 25；一个是清朝康熙四十年间户

部侍郎、正白旗英禄之嫡长女雅拉尔塔·茗薇，年芳

16。来自两个世界的“我”，性别一致，但在出身、朝

代、年龄上差异都颇大。从个体在其所植根的社会群

体中的结构性地位来看，穿越到古代去，茗薇的社会

身份明显提高了，普通女子变成了贵族小姐，需要自

食其力变成了坐享荣华富贵。从年龄上看，穿越后的

心理年龄远超其身体年龄，心智更为成熟，身体却依

旧年轻。再考虑到穿越所关涉的两个时代的关系，我

们会发现穿越者更是占尽了历史的便宜。她对历史人

物的命运谙熟于心，穿越后对社会的把控度远超穿越

前。于是，穿越后这种身份处境及个人能力的提升，

或许能为自我实现提供更为广远的可能。 

相较之下，穿越前的自我，在既定身份的限制下，

可选择性有限。除却庸碌的上班生活外，“我”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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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来源就是游览古建筑景点。在这种社会结构中，

追寻自我可能只是一个虚空的口号，谋生之人生重负

便将自我圈进一个狭小的牢房。由此，自我的充分实

现，需要依托于一个不用为维持低层次生存而耗费大

量精力的新身份。穿越正是达成此目的的手段。 

穿越后的“我”之所以是穿越前的“我”，关键在

于意识的连续性。小说中关于自我的认识，可以说是

笛卡尔和洛克式的理性认识。蔷薇的意识被移植到清

朝的茗薇身上，穿越前的蔷薇和穿越后的茗薇因为有

了意识的连续性，于是具有了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在

《梦回大清》中也表现在身体的连续性上，但在有些

小说中已经仅仅表现为一种意识的连续性上。也就是

说，意识的连续性是确立同一自我的必须条件。这种

关于自我的认识正是笛卡尔以来所奠定的将自我意识

视为个人同一性的传统。小说所叙述的主要事件都发

生在穿越到清朝后的茗薇身上，选秀、与诸王爷之间

的纠缠、嫁于十三王爷、被赐死、被营救、生子等等，

但这个茗薇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蔷薇，虽然身体一样。

通过穿越，原先的“我”逃离现代社会结构中强加于

“我”身上的种种渺小，逃离了卑微的处境，进入到

一个新的社会网络中。这是从自我的意识的连续性来

看“我”的改变。然而，从身体的角度来看，“穿越”

可能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荒诞不经。茗薇的身体并

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只是大病一场后，她的性情变了，

她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她，她开朗、乐观，具有一种

独特的气质，更重要的是她更富魅力和对未来的判断

力。这难道不是每个人身上所希冀的一种良好的转

变？所以，从自我意识的连续性上来看是穿越，而从

身体的连续性上来看，则是一种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是一种美妙的想象。 

假如穿越只是为了逃离，进入到之后的非凡人生，

那是对穿越小说作简单化的理解，因为穿越的要义不

在于到了穿越后的世界，而是在于带着穿越前的思想

意识在穿越后的世界中追寻自我。制造非同寻常的人

生几乎是大部分网络小说都极其擅长的，穿越和非穿

越的区别在于单一世界身份和双重世界身份。在前一

世界中形成的世界观和自我意识，在后一世界中继续

发挥作用，并且影响其在后一世界的人生抉择，影响

其自我追寻，这才是穿越之特异所在。 

 

三、存在中寻找本质：历史潮流中的

自我选择 
 

“自我同一性问题，无论是在每一个具体情形中，

还是作为一个一般问题，都是一个决断的问题，即决

定在诸多可能的特征(而非必要的特征)中选择何种特

征作为自我同一性的标准，而且，这一选择并不只是

哲学家们要做的选择，而是每一个人在他或她的一生

中的某个时候或某些时候要做的选择。”[7](268)小说中，

穿越前的蔷薇之自我乏味的缘由，不在于做何种选择，

而在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选择： 

天天都是这样无味且繁琐的工作，何时才能脱离

这些无聊的财务报表和分析，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

活呢？哪怕，全然未知……[3](1) 

蔷薇在现代世界里的意义缺失感，来源于繁琐忙

碌无聊却必须的工作，人被工作所掌控，自由缺失，

自我几乎完全被社会所规定。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

间》中，讽刺性地用“常人”来称呼那些被集体的社

会同一性决定的一般人：“此在作为日常共处的存在，

就处于他人可以号令的范围之中。不是他自己存在；

他人从它身上把存在拿去了……这个谁不是这个人，

不是那个人，不是人本身，不是一些人，不是一切人

的总数。这个‘谁’是个中性的东西：常人。”[8](147)

他主张摆脱日常此在的作为他人的自我，寻找“本真

的”自我。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自我追求有着久远的历

史传统，但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却显得较为虚妄。虚

妄部分来自于生存压力之下的迫不得已和没有勇气，

部分亦来自于作为群体之一员的个体思想与物质之贫

乏。蔷薇穿越后的新身份，解决了物质贫乏带来的生

存困扰，同时也因为时空的挪移，她原先具有的司空

见惯的现代观念思想，被放置于古代社会环境中，从

而有了新意。换言之，思想没变，人没变，变的只是

外在的符号身份，人际网络关系和世界，那么人可能

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我？小说便是以穿越的方式回答

了这一问题。 

自我是通过选择来决定的，穿越后的“我”已经

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和表哥相好的茗薇，而是来自现代

的一个熟女，因此思维方式和选择决断也就截然不同。

而这种不同，恰是“我”气质出众之重要表现。如“我”

在海子边偶遇十三阿哥，称其为“小鬼”，发现他额头

有伤之后，主动用手帕为其擦拭，互相推搡斗嘴。这

种明显出自现代人处事方式的行为符号，在清朝的时

代语境中，的确显得特立独行，也造就了这一语境中

的独特自我，尽管这一自我放在现代社会只不过是庸

常自我罢了。拥有现代思想的“我”置身清朝这一时

代，从而在符号行为上特立独行，具有高度的个体性。

令人可悲的是，这种个体性，原来是另一个世界的社

会性而已，所有在穿越社会中表现出的“卓越之处”，

都来自于穿越前世界的习惯性训练和知识获取。如茗

薇的吊锅子(火锅带来的灵感)，王爷府的庭院建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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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装修知识)和账目核查(另一个世界中会计身份带来

的好处)，对各位王爷性情的了解(来自学校学习和历

史类电视剧)，都不过是现代世界平常人所具备的文化

素养和能力罢了，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正因为穿越，古代和现代之间时间差和观念差的出

现，另一个世界里“自我”身上“社会性”的一面成

功蜕变为“个性”和“独特性”的一面。所以假如只

有一个人穿越的话，这种独特性还可以被他人视为“特

别”，如果多人穿越，穿越者在异世界相遇，就很容易

识破对方，而穿越小说也很容易落入搞笑和戏谑类，

如《史上第一混乱》便如此。所以，穿越要严肃，基

本上要遵循一人穿越、性别一致的穿越传统。值得注

意的是，穿越者的“个体性”在另一个世界很容易就

被“认可”，而不是被“拒绝打压”，这当然是一种美

妙的想象，低估了古代世界“传统”的力量，观念的

固执，暗中假设了部分有识之士对“现代理念和行为

处事方式”的渴慕之心，而不是拒斥之意。也即，穿

越世界里的其他人对穿越者的奇思异想、怪异行为，

既感到神秘，同时也“买账”，所以穿越者的个人价值

的独特性才能够得以存在下去。这大概也正是穿越小

说饱受诟病之处，明明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普通的主

角，因为穿越，在另一个世界就叱咤风云，这不是“白

日梦”么？这种批评不无道理，穿越者的特异之处正

是另一个世界中的“庸常”之处。然也正因如此，穿

越小说在表达普通人的企望时，能很容易抓住人。穿

越者穿越前的处境，正是“常人”都有的，然而“常

人”居于现代日常世界，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安居”，

心灵和精神未尝不试图超越，“浮士德”式的痛苦困扰

着大多数。正因有这种困扰，所以才有“穿越”的需

求和冲动。《梦回大清》中的茗薇，正是凭借这种个体

气质的出众(即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普遍性)，和对未来

历史走向的熟稔，使得自己赢得众多异性的青睐，同

时也收获多人的仇视。 

在《梦回大清》中，茗薇在情感上面临的第一选

择出现在后来成为皇帝的四爷与其忠实辅佐者十三爷

之间，她选择去照顾谁也就选择了以后和谁继续发展

感情(十四章《两难》)。对于两者的发展前途，她是

了然于心的，因此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可以说也是思

虑较为成熟的。她的选择决定了她作为女性的自我的

一部分。之后延续下来的在二者之间的选择还有几次，

但她都秉持了之前的选择，倾向于较为单纯热情的十

三，避免造成两兄弟之间的芥蒂。能够在身份、地位、

才貌都出众的两位王爷之间进行情感抉择，这是穿越

带给女主角的机遇，也是穿越尤其是女性穿越小说反

抗平庸的关键。在以女性主角穿越居多的清穿小说中，

大部分会选择穿越到康熙朝，主要原因恐怕就是康熙

儿子众多，选择余地也最大。不论是所谓的“四爷党”

“八爷党”还是“十四爷”党，都不过是将情感选择

放在重要的历史人物身上罢了。 

借用网友对《梦回大清》中人物的评价可以反过

来看女主的选择境遇。 

如果说小薇是个甜蜜的陷阱，那么十三在井水里

泡着，十四在井当中悬着，八在井盖边守着，九、十

在井边向里望着。而四，已经沉在井底——不仅判了

死刑，还永世不得超升。 

——网友：小蝴蝶翩翩② 

这段话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小薇的情感处境。她的

情感有主动选择的成分，但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吸引力，

吸引众多王爷来追逐她，而她只负责选择接受与否，

因此她是一个“陷阱”。她的选择不是去追逐，而是选

择让谁来陷进去，给谁以情感慰藉。穿越后的女性依

旧是被动矜持而又充满渴望和欲望的，性别的这种社

会定位并没有因为现代人穿越到古代而有实质性的   

改变。 

女主小薇能够将众王爷吸引在自己身边，并做出

自己的选择，她已经在选择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

实现。而从性别心理学来看，“男人自我价值感来源于

自我定义，具备‘工具性心理特质’。所以男人较重事

业成就、能力、地位、报酬等，男性借助事业的成就

和他的能力来建立自尊心，婚姻家庭只是男人生命的

一部分。因此，男人一般很少主动去改善关系，或比

女人更容易结束一段关系。而女性自我价值感的来源

是爱的关系，她们有‘情感性心理特质’”。[9](90)所以，

女性文本身份的穿越小说中，尤其强调实现情感价值，

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对现实的一种补偿：“穿越到清代 

‘后宫’的目的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摆脱现实世界中

卑微的处境，实现个人的 ‘成功’梦想，当然是穿越

者的重要企图之一；但将现实世界中城市女性青年情

感缺失的问题，转化为对‘灰姑娘’故事的执着追寻，

从而寻找一份现实世界中已无奢望的荡气回肠的完美

爱情，显然，更是压倒一切的想法——这正是与她们

的穿越冲动丝丝吻合的。”[10]女性的价值更在于情感

方面，而非其他。从叙述方位上来看，小说主体部分

采用的是显身叙述者加主要人物视角，正是为了能够

更加充分地表露女性主角的想法、心迹、情感等。与

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采用此种方式具有同样

的理由，焦点人物(focal character)能够占据绝对优势

的地位，叙述主体和人物主体合一，叙述距离缩短，

形成女性叙述话语的权威。但也因为人物作为叙述者

给小说带来诸多限制，为了能够更清楚地推动情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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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小说安排了众多的女主角不小心“偷听”的环

节，以此来补全故事，加重叙述者对事件的把控能力。 

或许正是基于女性的情感性心理特质，《梦回大

清》的番外篇有意提供了其他几位叙述者的叙述，在

这些叙述中都共同肯定了一件事，即茗薇是独一无二

的，值得各位王爷争取她的爱。这种做法是在避免只

从小薇的第一人称视角出发叙述所造成的太强的主观

性现象，从而证明小薇的确受到众多王爷们的青睐，

因为自我终究是在与他者的对应格局中存在的。从作

为具有自指性的镜像他者到作为他人的他者，自我意

识和自我实现始终需要一个参照系，需要一个关系网

络。也正是在这种关系网络中，“存在的主体不断地处

于成为(becoming)的状态之中”[11](8)。“成为”意味着

需要一个过程，也意味着即便在穿越小说中，自我价

值的实现依然要遵循某种基本原则。 

 

四、自主与否：人生的可控与不可控 

 

《梦回大清》的结尾是小薇在穿越的世界中被赐

死，然后在现代社会又重新苏醒，穿越时期的生活如

同梦境一般。这样一种结构，将穿越故事在时间链上

嵌入故事主人公昏迷时段。“结构不是叙述艺术本身 

的内在要求，而是叙述艺术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社会

功能的要求，是推动叙述中的情节起承转合的力量，

是展现一定的价值观，而结局就是价值判断。如果叙

述世界是现实世界被分割后的缩影，那么结局的是非

判断，惩恶扬善，就是对世界的宣判，只是在这里扮

演上帝的是叙述者自己。”[12](174)因此，任何叙述都包

含有一种伦理判断。有意思的是，如果说穿越到清代，

是在“反抗平庸”的话，那么结尾却是“对反抗平庸

的反抗”。在《梦回大清》的两个世界中，蔷薇在现代

社会的昏迷，意味着其生命在清朝的进行，而在清朝

的丧命，意味着她在现代社会的苏醒。穿越以茗薇作

为清朝女子的选秀活动开始，结尾以她结束古人生命、

活着回到现代社会结束。如果说穿越是对自己在现代

社会的个体生活不满意的话，结尾就是对现代社会生

活和观念体系的重新肯定。这样一种结局安排并非个

例，在“梦回”之类的穿越小说中都如此，而在“非

梦回”之类的小说中，也有不少以失败告终，如《新

宋》，个人的力量无法力挽狂澜，个体自我之自由在任

何一种情形之下都始终逼仄有限。 

穿越后的身份改变，为反抗平庸生活奠定了基础：

只有贵族女子才有可能选秀，只有通过选秀这条途径，

女子才有机会接触权力核心的王家子弟，而这些王家

子弟正是左右历史进程的一群人。于任何一个社会的

芸芸众生而言，个人都需要承受各种规则的限制和承

担各种期望，自由选择的幅度有限。穿越不过是反抗

平庸生活的方式，但是穿越后的人生就是一个理想人

生吗？穿越后的主人公实现了身份地位的提升，有机

会参与更宏伟的事业，或者与优秀的男人们发生爱情，

但并不等同于随心所欲，尽随人愿。关于这一点，《梦

回大清》多有表述。 

最初穿越过去时，女主角有一种看热闹的感觉，

如第四章《相逢》中茗薇碰到诸位王爷时，如此叙述： 

说来也怪，刚才万分激动的心情这会儿竟然平静

了下来，可能因为我来自未来，说是看透了事情也好，

还是自身有着置身事外的感觉也好，对着一群我已知

他们命运如何的人，我有着很超脱的感觉，有点儿像

看戏，只是自己置身其中罢了。不过，我还是暗暗提

醒自己，尽量不要影响历史，说话做事都要小心。[3](28) 

“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不同于我和现代世界

的关系。在现代世界里，未来的一切都不可控制。但

在这个世界里，“我”知晓他人的命运，具有一定的可

控性，对很多即将发生的事情都心里有数。并且，并

无出众外貌的茗薇之所以能在后宫佳丽中脱颖而出，

凭借的正是在现代社会形成的习性、获得的知识和技

能，比如在湖边随意戏水，动手为十三阿哥擦拭伤口，

讲刘宝瑞的相声，教下人们吃火锅，用现代的装修理

念进行上下水管改造等。 作为后来者，茗薇洞悉历史

的走向和他人的命运，因此在处理各种事情时有一种

先知先觉者的姿态，所以，可以说她亦古亦今。她小

心翼翼地维护着既定的历史轨迹，竭力避免因为自己

的到来造成改变，这种情形可以说是对历史的尊重，

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要牢牢抓住对生活的可控感，因

为如果不能让历史照着原先的轨迹运行，自己知晓的

历史也就会演变成另外的样态，自己的历史知识也用

处不大。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地不去破坏历史，但穿越

后她个人的命运却是历史中没有写明的，也是穿越中

的个人所无法知晓的。因此，尽管历史不需要重新书

写，但穿越到历史中的个人是处在书写中的，她的未

来需要探知，她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需要填充，她

并非一个 being，而是一个 becoming。 

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最初

与穿越世界的疏离，到后来的亲近，茗薇都竭力保持

一种静观其变的姿态。不过，人无论在何种社会，都

需要在与人的交往中确定自身。当茗薇被定为女官的

时候，她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她的命运更多的是由他人

来决定。在郑春华以命运来解释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茗薇还很不以为然，认为命运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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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都是自找的。但当她在这个世界沉浸得越久，

她就越感受到自身命运的不可知： 

最重要的是，胤祥迈出这个大门的一刹那，他还

是光明正大的十三贝子，凤子龙孙，从不曾改变。而

我呢，我到底是谁……[3](355) 

在可控的历史世界中，唯有一人是不可控的，这

就是穿越过来的自己。因此，“我会是谁”的问题仍旧

得不到解决。茗薇不属于既有的社会类别范畴之中：

既非古代人，又非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人；既非来自贵

族之家的人妻，又非出身平民的小家碧玉。所以她不

能被放入任何既有的类别中去理解其意义和主体性，

而要从整个叙述所建构的关系网络和符号实践中去理

解。她不接受名义上她出身的家族，对父亲英禄及兄

弟姊妹始终充满警惕，保持相当的距离，然后开辟了

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络。可她始终孤独，有忠实的丫头，

但没有知心朋友，即便与她关系最亲密的男性，也始

终不能交心。拉康认为经历了镜像阶段的原型自我以

想象性的关系走向世界。“他人是另一个自我，这说明

自我与他人之间是一种想象的主体间关系。鉴于自恋

性的在场，这一想象的主体间关系不可避免地表现为

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自我自恋认同他人，就是想把

他人作为对象捕捉其中，就是企图取而代之；同样，

他人自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取代作为其他人的自 

我。”[13]然而问题是，即便在小说中，女主角也不太

可能永远呆在想象界，必须要进入象征界。 

而这个象征界的关系网络，参照基本的历史框架

塑形，因这个框架本身包含众多对立和冲突，因此置

入其中的穿越者势必要进入这个你死我活的网络，进

而其命运也就必然受到整个关系网的影响。只要主要

人物性格遵从基本的逻辑发展，“我”就必然面临重大

的取舍，而未来也就成了未知数。穿越虽然超越了现

代社会中的身份禁锢，但进入古代社会，也面临种种

束缚和无可奈何。在《梦回大清》后半部分中，小薇

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禁闭生活，也可以理解为对

这种斗争的逃避。历史穿越小说不太可能是童话，灰

姑娘也不太可能与王子永久地生活在一起。较有深度

的穿越小说，最终的结局都逃脱不了梦醒时分。身份

逃脱和历险的结果是进入另一个束缚更紧的网络，主

体性的张扬是妄想。所以，小说最后的结尾是梦醒了，

茗薇又回到现代变成了蔷薇。如果说穿越是对此在世

界因空虚而引发的存在主义焦虑的否定，走向另一种

世界的话，“当主体第二次回到此在世界并创造符号

时，这些符号便具有了存在意义，因为它们反映出了

主体超越之旅的意义”[14]。清朝的茗薇回来变成现代

的蔷薇之后，对穿越前已经颇感厌倦的普通白领生活

有了新的认识：“这次疑似穿越带给我的最大好处就是

学会了随遇而安，清朝我都能活下去，更不用说我一

直生活着的现代社会了。”[3](538)对现代社会平凡忙碌

生活的新认识，正是建立在之前对这种生活的否定，

也即通过穿越到另一个世界进行过生存体验的基础上

才得以产生的。 

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阶段是

身份认同危机最易发生的阶段，只要有危机存在就会

产生种种解决危机的办法，而通过虚构符号叙述文本

进行探索不啻为一种途径，试图穿越便是青少年游离

身份和心态的一个直接表现，穿越小说的产生有其必

然性。但从《梦回大清》穿越的结果来看，穿越也不

过是作为“梦”的穿越，肯定的反而是自己现代社会

的这种平凡生活。穿越的最后是再穿回来，以新的眼

光重新认识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表面上看似乎没什么

意义，但实际上是重新面对人生，是双重否定之后对

现代生存状态的重新认识和理解。因此，穿越小说或

许会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而渐渐失去往日的繁盛，但

它能够作为特定年龄阶段的人想象性地反抗平庸、尝

试更多可能的方式，决定了这种类型小说自身独特的

存在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 《梦回大清》最早在晋江文学城连载，但并不完整，网上流传

的各种版本，虽然情节基本一致，但在具体的语言表述和标点

使用上有一些差异，也不太规范。因此，本文以沈阳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的《梦回大清》作为分析版本，文中所引小说文本均出

自于此。 

② http://www.baike.com/wiki/%E6%A2%A6%E5%9B%9E%E5%A 

4%A7%E6%B8%85，查询时间 2015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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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genre fiction, time-travel novel constructs a double identity of world and life for whoever travels 

through the time and space. So it has unique value of answering such questions as “who I am” and “who I will be”. 

Traversing can change those aspects in the original identity that can’t be changed, hence providing greater potential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elf-value. Therefore,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means of resisting the mediocrity. But the time-traveler 

does not belong to the time-traveling world, lacking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being subject to the entire interpersonal 

network in the time-traveling world. So to some extent, the self is not free. Meng Hui Da Qing provides an imaginative 

way to satisfy the actress' emotional desire by traveling to a different world. However, the way of using “dream” to 

interpret this more logical journey is essentially a reawakening and recognition of the life and identity in the modern 

world after it has been negated. 

Key Words: time-travel novel; Meng Hui Da Qing; narratology; network literature; semiotics 

[编辑: 胡兴华] 

 

 

 


